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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
爾
薩
拉
廷
（Joel

Salatin

）
出
身
農
夫
世
家
，
如
今
四
代
同
堂
，
在

美
國
弗
吉
尼
亞
州
從
事
有
機
農
業
，
試
圖
建
立
一
個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生
態
系

統
。
他
們
的
農
莊
叫
寶
利
發
（Polyface

）
，
包
括
五
百
五
十
多
英
畝
田
地

、
牧
場
和
森
林
。
除
了
自
己
生
活
所
需
，
農
莊
為
四
千
多
戶
家
庭
、
十
個
零

售
商
和
五
十
個
飯
館
供
應
食
品
。
不
過
，
他
並
不
參
與
美
國
的
商
業
食
品
系

統
，
而
是
通
過
現
場
銷
售
或
某
些
城
市
俱
樂
部
做
買
賣
。

他
家
至
今
沒
有
電
視
機
，
農
莊
生
產
他
們
日
常
生
活
所
需
的
幾
乎
所
有

食
品
。
他
的
太
太
每
年
花
很
多
時
間
製
作
罐
頭
食
品
、
冰
凍
食
品
、
發
酵
食

品
。
他
們
喝
沒
有
經
過
高
溫
消
毒
的
生
牛
奶
。
半
個
世
紀
以
來
，
他
們
種
田

、
飼
養
家
畜
和
家
禽
從
來
不
用
化
肥
、
除
草
劑
、
除
蟲
劑
或
其
他
農
藥
。
這

種
生
活
方
式
在
當
代
美
國
人
看
來
簡
直
不
可
思
議
：
在
這
樣
的
農
莊
有
什
麼

可
幹
的
？
他
卻
說
，
農
莊
的
生
死
輪
迴
比
食
品
超
市
、
工
業
養
雞
場
、
電
動

遊
戲
和
﹁愛
瘋
﹂
（iPhone
）
長
久
多
了
，
我
們
的
現
代
生
活
方
式
才
不
正

常
呢
。在

新
著
《
夥
計
們
，
這
不
正
常
》
（Folks,

this
ain't

norm
al

）
中
，
他
通
過
一
系
列
散
文
描
述
農
莊
生
活

，
點
評
當
代
食
品
生
產
和
消
費
，
忠
告
讀
者
怎
麼
才
能
﹁

飼
養
更
快
樂
的
母
雞
，
培
養
更
健
康
的
人
，
創
造
更
美
好

的
世
界
﹂
。
薩
拉
廷
認
為
食
材
應
該
原
汁
原
味
，
符
合
時

令
，
通
過
自
然
方
式
培
育
，
在
當
地
或
就
近
獲
取
，
然
後

我
們
精
心
烹
飪
，
懷
着
感
恩
敬
畏
之
心
進
餐
。
這
些
聽
來

可
能
像
最
近
幾
十
年
美
國
興
起
的
﹁食
品
本
地
化
運
動
﹂

的
宣
傳
標
語
，
但
書
中
故
事
亦
莊
亦
諧
，
作
者
言
論
幽
默

風
趣
，
引
人
入
勝
。

譬
如
，
說
到
美
國
人
普
遍
關
注

的
﹁年
輕
人
無
事
可
做
﹂
問
題
，
他

列
舉
農
場
的
孩
子
要
做
的
日
常
體
力

活
：
砍
柴
、
燒
火
、
抓
蟲
餵
雞
、
撿

牛
糞
等
，
晚
上
九
、
十
點
大
家
都
準

備
上
床
了
。
而
美
國
二
十
五
歲
至
三

十
五
歲
的
男
性
平
均
每
周
花
二
十
五

個
小
時
玩
電
腦
、
電
動
遊
戲
。
生
活

在
大
城
市
的
孩
子
每
天
想
的
是
怎
麼
在
遊
戲
中
升
級
，
他

們
行
動
遲
緩
，
肌
肉
退
化
，
﹁這
真
是
培
養
我
們
未
來
領

袖
的
好
方
法
嗎
﹂
？

還
有
，
美
國
的
食
品
超
市
一
九
四
六
年
才
出
現
，
在

此
之
前
，
食
品
在
哪
裡
？
﹁在
我
們
家
裡
，
菜
園
裡
，
本

地
的
農
田
和
森
林
裡
；
靠
近
廚
房
、
餐
桌
、
床
；
在
後
院

、
儲
藏
室
、
地
下
室
裡
。
﹂
可
是
，
如
今
常
人
的
思
維
方

式
是
：
在
我
吃
飯
之
前
，
食
品
都
是
別
人
的
責
任
。
作
者

說
，
我
們
的
食
品
從
何
而
來
至
少
應
該
比
﹁荷
里
活
某
人

的
肚
臍
穿
孔
戴
環
﹂
更
重
要
。

作
者
其
他
的
妙
語
包
括
：
﹁食
物
供
應
不
是
超
市
、

政
府
或
緊
急
服
務
部
門
所
能
保
障
的
。
真
正
的
豐
衣
足
食
是
在
收
穫
季
節
屯

糧
，
把
家
裡
的
儲
藏
室
裝
滿
，
這
樣
我
們
才
能
心
安
理
得
，
因
為
我
們
的
下

一
餐
不
需
要
取
決
於
下
周
的
農
貿
市
場
或
超
市
﹂
。

還
有
，
﹁我
們
盤
中
神
奇
的
食
品
，
我
們
聊
以
維
生
的
根
本
，
也
有
自

己
的
故
事
。
它
有
自
己
的
旅
程
，
留
下
了
自
己
的
足
跡
，
留
下
了
自
己
的
遺

產
。
如
果
我
們
狼
吞
虎
嚥
，
不
知
收
斂
，
無
知
無
覺
，
毫
無
良
心
地
進
餐
，

這
才
是
最
不
正
常
的
。
﹂

作
者
被
《
紐
約
時
報
》
譽
為
﹁繼
湯
瑪
斯
傑
弗
遜
之
後
弗
吉
尼
亞
州
最

多
才
多
藝
的
農
學
家
﹂
、
﹁田
園
生
活
的
神
父
﹂
，
在
邁
克
爾
坡
蘭
的
《
雜

食
者
的
困
境
》
中
嶄
露
頭
角
，
也
曾
在
奧
斯
卡
獲
獎
紀
錄
片
《
食
品
公
司
》

（Food,
Inc.

）
中
擔
任
主
角
。
他
的
著
述
文
情
充
沛
，
妙
語
如
珠
。
但
他

推
崇
的
生
活
方
式
則
更
多
出
於
對
傑
弗
遜
時
代
田
園
理
想
的
追
懷
，
恐
怕
不

是
人
人
都
能
仿
效
的
。

大家知道，漢語
裡有不少外來詞。也
有研究指出，英語裡
的外來詞幾乎佔一半
。據 「全球語言監督
機構」稱，近幾年，

在英語新詞彙中， 「中文借用詞」的比重
不斷增加。這本是個令人振奮的消息，但
是靜下心來盤點一下，我們究竟為英語貢
獻了哪些詞語時，就很難興奮起來了。我
們為英語貢獻的詞語有：guanxi（關係）
、ganbei（乾杯）、dia（嗲）、tuhao（土
豪）、dama（大媽）、chengguan（城管
）、huangniu（黃牛）……我記得英語裡
早有個單詞relation，它就有 「關係」的
意思，代表人或事物之間的 「聯繫」。
為什麼要進一步從中文引進新詞？難道是
為了說明 「辦事找關係」這類潛規則？如
果我沒有猜錯的話，那真是一件叫人汗顏
的事。

如今世界上學漢語的人越來越多，我
國有關部門也大力為學習者提供方便，不
但支持全球開花的孔子學院，電視台也推
出名為 「漢語橋」的節目幫助外國人，此
外，還出版了不少漢語教材。其實這類專
門給外國人用的語言教材，古已有之。侯
會手頭有一本《老乞大》，就是為朝鮮人
學漢語編寫的，那是一冊元代版的影印本
─ 「老乞大」這書名有點怪，原來 「
乞大」即 「契丹」之意。至今俄語中表 「

中國」的單詞發音就和 「契丹」相近。這本教材由一個
故事串聯起來，是幾個人一路行蹤的記錄：牽馬趕路，
打尖住店，鍘草打水，起夜餵馬；遇上客店滿員，店家
態度惡劣，藉口 「官司好生嚴」拒絕留宿生客，一夥人
只好賠着笑臉百般央告、多付錢鈔。經過長途跋涉，終
於來到大都。從順承門（大致在今北京宣武門一帶）進
城，尋客店住下。通過店主人和牙人的引薦，與客商談
生意，賣掉馬匹、麻布和人參，再採購中國商品販運回
國。高麗商人購買中國貨，除了綢緞布匹等，還採買些
廉價飾品、婦女化妝品及日用雜物、漢文書籍等等，清
單一開就是五六十種。賣貨的店家說：我聽說高麗那裡
好貨賣不動， 「豹子行貨」（疑即劣質便宜貨）倒賣得
好。高麗商人說： 「可知哥哥你說的哏（很）是有。俺
那裡好的歹的不識，則揀賤的買。正是 『宜假不宜真』
。」可見 「山寨貨」吃香的情形，古已有之。

把外語的表達改為漢語的表達，一代又一代翻譯家
的努力功不可沒。嚴復那個時代講究 「信、達、雅」，
當代的追求是 「貼切、生動」。聖經的翻譯歷來是重頭
戲，中文聖經就有好多種譯本。王鼎鈞從小誦讀的版本
叫官話和合譯本，又叫國語和合本，由聖經公會印行，
這是銷路最廣、使用者最多的版本。這個譯本是新教在
中國發展的大本，但是教內教外都有人不滿意。教內的
人從神學觀點出發，姑置不論，教外的人總認為文法語
法上的瑕疵太多，沒有 「經」的風格。例如 「使徒行傳
」第二章第二十四節： 「神卻將死的痛苦解釋了，叫他
復活。」在這裡， 「解釋」一詞恐怕是用錯了。新譯本
的譯文是： 「上帝卻把死的痛苦解除，使他復活了。」
比較一下， 「解除」合乎約定俗成。現代中文譯本譯得
更好： 「上帝使他從死裡復活，把死亡的痛苦解除了。
」單詞 「死」改成復合詞 「死亡」，又把那個生硬的多
餘的 「卻」字拿掉，很順當。

李敖講的一個故事更易讓一般人體會翻譯的重要：
有一部英文電影，一個小男生和一個小女生接吻，男的
吻小女生，吻得毛手毛腳，很笨，那個小女生把他推開
，我來吻你。英文就是 「Let me show you 」，
中文字幕上的翻譯就是 「我做給你看」。但這是好的中
文嗎？絕對不是。什麼是好的中文？有一句話叫： 「看
我的！」這裡有比賽的意思，我會吻得比你吻我好，你
失敗了，看我的。

歷史上的張北壩上草原，
是華北著名的避暑勝地，早在
遼代，遼聖宗、興宗、道宗皇
帝十幾次到壩上的鴛鴦泊一帶
遊獵避暑。

張北秦代屬上谷郡，西漢
屬上谷北境，東漢、魏晉時是鮮卑人之地，北魏時
是禦夷重鎮，也是遼、金、元、清歷代帝王的避暑
勝地。遼代蕭太后梳妝樓，歷盡千年滄桑，至今仍
屹立在閃電河畔。金代景明宮、元代察汗淖兒行宮
、清代胭脂馬場、狩獵場、張庫古商道、明代長城
和古烽火台及元代宏城遺址、九連城遺址等一大批
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古蹟，至今尚存。

據史料記載，張北有趙、秦、燕、漢、北魏、
明等多代長城。燕長城的西部起始點應該在樺皮嶺

。經實地考查，在黃花坪至鎮邊台十五公里沿壩頭
一線，有二道、三道、四道、五道，甚至六道長城
並行的奇觀。有夯土長城、土石混雜長城、毛石幹
插長城各種建築形制。還有古居遺跡、古城遺址坐
落其間。

在歷史上，張北縣有兩次堪稱 「出線」，一是
中都建制，二是清中期經濟高潮。前者因為政治因
素，壩上草原成為全國注目的旅遊地，後者因為張
庫大道的開通，中原與外蒙貿易，壩上開始 「開化
富裕」。清王朝時期是壩上草原的輝煌鼎盛時期。
自西元一六八一年到西元一八六三年，康熙、乾隆
、嘉慶三位皇帝在圍場舉行 「木蘭秋獮」的次數就
達到了一百零五次之多。

壩上在明清前受草原民族影響，盛行歌舞、羌
姆舞、摔跤、射箭、賽馬。後來由於漢人大量遷入

，壩上盛行 「二人台」，這種由晉北、河套地區傳
來的劇種，在壩上演變成 「東路」二人台，它節奏
明快、高亢明亮；此外，一年一度的 「廟會」則是
草原佛教盛行時留下來的。因為舉行大規模祭祀往
往伴隨物資交流，尤其是馬牛羊買賣，所以到了現
代，還有牧畜交易大會，當地百姓俗稱 「廟會」。

現代史上，名人壩上行蹤更多。 「九一八」事
變前後，馮玉祥、吉鴻昌駐防過這裡；宋哲元的二
十九軍在這時同日軍作過戰。日軍東條英機從長春
飛到壩上指揮對華北的進攻。一九三四年，蔣介石
親臨壩上布置防務，登城覽視塞外風光，說 「我─
向局處南方，今能一品塞外風光，何幸如之」。

一九五八年，郭沫若率領全國文聯參觀團到壩
上，鄧小平、江澤民、朱鎔基等都曾到壩上視察民
情、指導 「三北」防護林等工作。

對於辛笛詩歌，聽和看
會有什麼不同的感受嗎？每
每默看辛笛詩的時候，就彷
彿在聽一段對話，或是一段
獨白，那聲音帶你走進詩人
的心靈世界。熱愛辛笛詩歌
的朋友們有機會來傾聽辛笛

的詩歌了，在 「九葉詩派」代表詩人辛笛先生誕辰一
零二年，逝世十周年之際，由王聖思老師策劃，寧夏
黃河電子音像出版社製作的《再見，藍馬店──王辛
笛詩歌朗誦配樂詩碟》（以下簡稱《詩碟》）於近期
首次在大陸出版發行。《詩碟》以二十世紀六十、七
十年代香港、台灣及海外讀者尤為喜愛的詩歌《再見
，藍馬店》來命名，蘊含着辛笛詩句 「『再見』就是
祝福的意思」。《詩碟》精心選擇了辛笛七十年創作
生涯中各個創作階段具有代表性的詩歌，其中三十年
代在清華園以及貝滿女中教學時期詩作選擇了九首，
留學英倫期間所作選擇了十首。四十年代選擇了五首
；而詩人八十年代及以後詩作選擇了十四首。

如果憂傷的旋律可以用 「藍調」來標識的話，一

曲《懷思》便以淡淡的憂傷旋律，拉開了整張《詩碟
》的藍色序幕。聽眾朋友不陌生的一定還有《夜別》
、《航》、《印象》和《Farewell》（告別），這些
是詩人早年感嘆人生無奈與惆悵的詩作；也依然衷情
於詩人留學英倫，懷思家國的心靈片斷，如《
Rhapsody》（狂想曲）、《寄意》（集N句）和《再
見，藍馬店》；而四十年代詩人心懷痛楚的現實抒寫
和內心剖白，如《手掌》、《風景》和《人生》等也
都記憶猶新吧；伴隨着哈若蕙和劉暢聲情並茂的朗誦
和娓娓敘說，讓我們通過聆聽再一次觸摸到了辛笛憂
傷而溫暖，歷經痛楚卻永不失希望的詩歌世界。但大
多辛笛詩歌的愛好者或許更喜歡他三四十年代的名篇
，而並不知道詩人在八九十年代寫下了比三四十年代
更多的詩作，而詩人自己也更看重晚年作品。在八十
年代末香港出版的《王辛笛詩集》小序中，詩人說：
「行年七十有五了，四顧經歷如此漫長的生活畫廊，

我的腳步還能保持過去玫瑰色的餘緒回聲，不能不是
在人生逆旅中一種難得的愉快。」那就讓我們於詩人
的 「藍調」世界之外，來尋訪詩人晚年詩歌世界裡保
持「過去玫瑰色的餘緒回聲」中一點 「微紅」吧。

詩人白樺曾說： 「……辛笛的這支歌，浸透了一
代知識分子的憂傷、痛楚、激情、信仰、智慧……」
是的，辛笛晚年的這支歌依然奏響的是對人生和生命
不斷追尋、永遠不失希望的心靈之歌。《網》（一九
七九年秋）是詩人歷經政治動亂，禁錮的詩心在解禁
之後所發出的第一聲感慨，三十年，意識形態對於創
作意識的束縛，網住的是詩人 「一江春水的柔情」，
網住的是詩人藝術追求的 「夢」，但詩人卻也說 「網
住了夜來迎接黎明！」儘管有刻骨的悲哀，卻永遠充
滿希望。於是詩人唱到《呵，這兒正是春天》（一九
八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重行漾起了對青春、對光
明的嚮往」。詩人說《昨夜已在盡頭》（一九八七年
），他 「不想去尋找一支失落的歌／失落的就讓它永
遠失落吧」。

辛笛晚年的這支歌更是詩人在歷經人世滄桑之後
，洗盡鉛華，參悟人生的睿智和達觀之歌。辛笛先生
一生重情，友情，詩情，愛情，親情常來往於胸中，
外化為一首首動人的詩篇。聽《人間的燈火》（一九
八○年冬），詩人說 「我永遠懷着一顆飛蛾撲火的心
，／因為我總是眷戀人間的燈火。……永遠可親的畢
竟是人間的燈火」。

而這 「人間的燈火」便是詩人晚年人生和詩歌世
界裡的一點 「微紅」。這 「人間的燈火」是詩人對愛
情親情的嚮往和讚美。《蝴蝶、蜜蜂和常青樹》（一
九八一年五月）是詩人訪問加拿大時把對相濡以沫的
老伴的思念化作了一行行詩句， 「你是一隻花間的蝴
蝶／翩翩飛舞來臨」， 「你不止是一枝帶露的鮮花／
而且是隻蜜蜂棲止在頰鬢」， 「常青樹深深合抱生根
」，詩人用 「蝴蝶、蜜蜂和常青樹」三個意象把初戀
時相愛的柔情，現實的生活的樸實和對未來生活的嚮
往貫穿成一個詩的境界。

這 「人間的燈火」詩人是對友情的留戀，請聽《
雲的四季在紐約》（一九八六年八月）， 「遲了麼／
畢竟還是談了些冷暖自知的話」， 「一同期待着／再
啜一杯 『巴山夜話』的新茶」；是《別情》： 「你走
了 頭也不回走得很遠／我在秋風的身後／珍重地拾
起了一掌半紅的楓葉」。

這 「人間的燈火」詩人是對詩歌藝術的眷戀：《
我沒有走去告別》，詩人不願意向時間告別，依然希
望看到 「天鵝」 「鼓動着雙翼」，在 「水上漾起一圈
圈漣漪」，哪怕是 「縹緲如煙」，是 「最後的」，又
抑或 「恰似斷了的琴弦」，詩人也要 「飛向長天」，
留下一曲 「永恆的」 「最美妙的歌聲」。

這 「人間的燈火」是對生命的愛戀和達觀，《聽
着小夜曲離去》： 「但是，我對於生命還是／有過多
的愛戀……為此，我就終於捨不開離去」。聽《寒冷
遮不斷春的路》（二○○二年八月） 「有什麼可感慨
的呢／我也不過是一個人間的過客」。再聽《一個人
的墓誌銘》（一九八三年） 「留下我全部的愛，／我
只滿懷着希望／去睡！」

儘管詩人睡去了，但詩人仍然 「以虔誠渴望的眼
睛／在迎接你的到來」（《永遠和時間同在》）。請
詩人安靜地睡吧！因為他的生命，他的詩歌已經融入
到現代詩歌這方土壤，永遠和時間同在。而辛笛詩歌
的愛好者們，就請靜心聆聽，用心來感受辛笛的詩歌
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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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琉
璃
廠
裡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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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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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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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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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
知
的
絕
技
，
這
就

是
木
版
水
印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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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緒
丙
申
年
（
一
八
九
六
年
）
，
榮
寶
齋
在
琉
璃
廠
二
號
院
設
立
了

榮
寶
齋
貼
套
作
，
自
刻
自
印
詩
箋
，
開
始
有
了
自
己
的
印
製
作
坊
。

木
版
水
印
複
製
名
畫
的
技
藝
是
根
據
畫
稿
進
行
分
別
勾
摹
，
分
別
刻

成
若
干
塊
木
版
，
然
後
對
照
原
作
，
由
淺
入
深
逐
筆
依
次
疊
印
，
經
過
勾

描
、
刻
版
、
印
刷
三
道
工
藝
後
，
完
成
精
美
的
逼
肖
原
作
，
精
確
無
誤
的

水
印
作
品
。

說
到
木
刻
水
印
的
振
興
，
魯
迅
和
鄭
振
鐸
起
很
大
的
作
用
。
上
世
紀

二
三
十
年
代
，
箋
紙
的
雕
版
印
刷
技
術
式
微
，
他
們
感
到
必
須
為
搶
救
這

一
傳
統
的
技
術
做
些
工
作
，
鄭
振
鐸
找
到
了
榮
寶
齋
，
談
了

有
關
《
北
平
詩
箋
》
印
刷
的
事
情
，
榮
寶
齋
並
沒
有
因
印
數

少
而
拒
絕
，
而
是
投
入
很
大
的
人
力
和
物
力
，
努
力
完
成
這

項
工
作
，
在
與
魯
迅
、
鄭
振
鐸
的
共
同
努
力
下
，
《
北
平
詩

箋
》
順
利
出
版
，
榮
寶
齋
不
僅
做
了
一
件
非
常
有
意
義
的
事

情
，
技
術
上
得
到
了
積
聚
，
也
為
以
後
的
木
版
水
印
技
術
的

輝
煌
奠
定
了
基
礎
。

─
九
四
一
年
，
張
大
千
到
敦
煌
臨
摹
了
壁
畫
二
百
六
十

七
件
，
當
時
的
榮
寶
齋
經
理
王
仁
山
，
準
備
以
木
版
水
印
印

刷
這
些
壁
畫
，
張
大
千
對
此
舉
也
非
常
感
興
趣
，
這
些
臨
摹

的
畫
經
過
木
版
水
印
後
，
跟
張
大
千
的
畫
一
模
一
樣
，
張
大

千
非
常
高
興
。
榮
寶
齋
也
實
現
了
從
雕
版
印
刷
由
印
刷
箋
紙

向
木
版
水
印
國
畫
的
重
大
轉
折
。

榮
寶
齋
成
功
印
刷
了
清
代
畫
家
王
雲
的
絹
本
山
水
《
月

夜
樓
閣
》
、
宋
代
馬
遠
的
《
踏
歌
圖
》

、
宋
代
俟
名
的
《
山
水
芙
蓉
》
等
，
而

三
件
巨
幅
木
版
水
印
吸
引
了
海
內
外
的

無
數
目
光
，
它
們
是
《
韓
熙
載
夜
宴
圖

》
、
《
虢
國
夫
人
遊
春
圖
》
、
《
清
明

上
河
圖
》
，
這
三
幅
巨
幅
作
品
把
木
版

水
印
技
術
推
上
一
個
高
峰
，
被
人
們
嘆

為
觀
止
。

一
九
八
七
年
，
榮
寶
齋
在
新
加
坡
舉
辦
了
﹁中
國
榮
寶

齋
木
刻
水
印
書
畫
展
﹂
，
當
時
共
有
一
百
多
件
作
品
參
展
，

除
古
代
畫
家
的
作
品
外
，
鄭
振
鐸
、
任
伯
年
、
齊
白
石
、
徐

悲
鴻
、
吳
作
人
等
清
末
和
當
代
大
師
作
品
與
人
們
見
面
，
展

出
在
新
加
坡
引
起
了
轟
動
。
二○

○

六
年
，
榮
寶
齋
被
國
務

院
列
為
首
批
國
家
級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
榮
寶
齋
的
木
版
水

印
工
藝
坊
的
經
理
高
文
英
在
二○

○

九
年
被
確
定
為
木
版
水

印
技
藝
國
家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項
目
代
表
性
繼
承
人
。

二○

一
二
年
二
月
五
日
至
二○

一
二
年
二
月
十
五
日
，

在
北
京
農
展
館
舉
辦
了
中
國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成
果
展
，
在

這
個
最
能
體
現
中
華
文
化
特
色
的
技
藝
展
覽
中
，
榮
寶
齋
選

送
的
木
版
水
印
精
品
如
宋
元
絹
片
《
詩
餘
小
憩
》
、
齊
白
石

的
《
三
壽
圖
》
，
吳
冠
中
的
《
所
見
所
思
入
畫
》
等
，
讓
無

數
參
觀
者
流
連
忘
返
，
無
不
讚
嘆
這
一
古
老
技
藝
的
神
奇
和
深
厚
底
蘊
。

長
期
以
來
，
多
少
文
人
畫
家
和
榮
寶
齋
結
下
了
深
厚
的
翰
墨
情
緣
和

佳
話
。
齊
白
石
畫
的
蝦
名
氣
極
大
，
齊
白
石
畫
的
蝦
，
靈
動
活
潑
，
栩
栩

如
生
，
神
韻
充
盈
，
是
傳
神
妙
筆
。
據
說
有
一
天
榮
寶
齋
請
齊
白
石
到
店

中
，
在
他
面
前
放
了
二
幅
他
畫
的
蝦
，
請
他
找
出
原
作
，
白
石
老
人
認
真

看
了
很
長
時
間
，
也
把
握
不
定
。
這
說
明
了
榮
寶
齋
出
版
水
印
的
複
製
水

平
之
高
，
能
達
到
難
分
真
假
的
程
度
。

木
版
水
印
這
種
中
華
傳
統
技
術
在
榮
寶
齋
得
到
了
發
揚
光
大
，
也
正

是
有
了
此
項
技
術
，
那
些
中
國
幾
千
年
的
藝
術
瑰
寶
才
能
走
進
千
家
萬
戶

，
欣
賞
到
那
些
精
品
的
真
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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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止
善 辛笛詩碟《再見，藍馬店》

── 「藍調」 世界裡的一點 「微紅」
王 芳

壩
上
草
原
許

揚

􀎠榮寶齋􀎡木版水印 海 諾

清晨，和老伴兒在北戴河海
邊散步，每每看到一些年輕人騎
着雙人或三人自行車在海邊公路
上暢遊。雙人自行車多是一男一
女，一前一後，四條腿登得很默
契，無疑是一對對情侶或青年夫

妻；還有的是一家三口，爸媽帶着七、八歲的孩子，騎
着三人自行車，孩子在中間，邊登車邊舉着雙臂高興地
叫喊。我和老伴兒真羨慕他們。這時，老伴兒突發奇想
，說： 「我們也去租一輛雙人自行車，我騎在前面，你
騎在後面，試試看，有信心沒有？」我沒有任何思想準
備，出於女性的謹慎，說： 「咱們都七、八十歲了，不
比人家年輕人，還是算了吧！」

正說着，忽見從我們後面海濱公路上騎來一隊自行
車，騎車人都頭戴帽盔，身穿紅色馬甲，馬甲後面印有
醒目的 「騎遊」二字。再一看車，都是專用公路自行車
。這一隊騎車人，有的半伏在車把上，騎得較快，像專
業運動員；有的則邊登車，邊欣賞海景，優哉游哉。

我們離開海邊，穿過馬路，走進一片葱鬱的松樹林
中，只見有幾位穿着同樣 「騎遊」服裝的人正坐在石櫈
上休息，在石桌旁邊靠着幾輛紅紅綠綠的自行車。我們
不覺走近他們，跟他們搭起話來： 「你們是從哪兒來的
？」 「我們都家住秦皇島，退休後組織了一個騎遊隊，
每天早晨相約一起，沿海邊騎車來北戴河，在這裡休息
一會兒再騎回去。」有人回答說。我們仔細看，可不是
，都不年輕了，但個個都顯得身體強健，精神抖擻，其
中還有一位女性，我問她： 「你們也就是五十出頭吧？
」 「誰說的，我們都六十多了。」那位女性指着她身邊
的一位男士說： 「他是我丈夫，快七十了。我們這個隊
裡還有八十四、五歲的呢！」 「你們每天都堅持騎車嗎
？」 「除了狂風暴雨天，每天都堅持，來回三十公里，
回去正好做午飯。」

說着，過來一個壯實的男子，看樣子已過花甲，推
着一輛紅色的車，在我們近處坐下。我們見他的車鋥光
瓦亮，結構樣式也有些與眾不同。一問，果然是新買的
。這位男子滿臉自豪地說： 「這是世界名牌 『崔克』，
公路自行車中的佼佼者，人民幣八萬五，聽說美國前總
統克林頓、小布什都騎過這個牌子。」我們問其他人的
車價，有的說七、八千，有的說兩、三萬。我好奇地問
： 「還有比八萬五更貴的嗎？」 「當然有，八萬五前面
再加個十，十八萬五的也有。」那位男子信心滿滿地說
： 「我一定攢夠錢，再買一輛十八萬五的。」看他那認
真勁兒，不像是說着玩兒的，我們祝願他的美麗夢想早
日實現，他笑着向我們表示感謝。

這時一行人戴起頭盔，和我們說聲再見，跨上車沿
海濱公路踏上回程。我們看着他們紅色馬甲後的 「騎遊
」二字，感慨萬千。這些普通的百姓，以積極樂觀的心
態，利用臨海而居的優越條件，創造一種我們享受不到
的特殊健身方式，過着自己快樂的退休生活。我們用羨
慕的眼光目送他們遠去。

海邊騎遊 言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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